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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到了月亮。

肢解书题，月亮即梦想，六便士即俗世。抬

头是憧憬的银光，低头是现实的生机。银行家查

尔斯·思特里克兰德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于是甘于付出一切去捞起那轮映水明月：仅仅

是因“被魔鬼附了体”般痴迷绘画，他毅然弃家

出走，到巴黎追寻所谓的“绘画梦”。这是我为之

动容的———怎样的执着，才能坦然地置得体的

工作、圆满的家庭于不顾，纵使衣衫褴褛，食不

果腹，也要启航赏着月光，对影独赏？

原动力是梦想，仅仅出于梦想，所以要追，

且追得漂亮，绝非困囿与柴米油盐的狼狈。大部

分人虚晃了半辈子年岁，辗转蹉跎，两抔黄土将

洒归尘，才哀哀然于某刹间划过的那些荒唐黄

粱梦———本是该追的。

每一次的心动都太难得了。

纵然寻常人也曾有幸撞见月光一隅，但比

起毫无保证、虚无缥缈的“前程”，还是难舍下手

里攥紧的六枚铜板。那意味着稳定又体面的工

作、美满而温馨的家庭、无忧且平淡的生活，不

必为了几口果腹残羹与街头恶犬相争，不必为

了几罐颜料、几支画笔忍饥挨饿，不必为了“活

下去”在命运里苟延残喘。纵然人们有万般不

舍，终还是被生计磨平怦然，将年少时的执著缩

进木箱、堆进床底，漠然地对窗棂外的那抨光影

视而不见。这并无什么不对，倘若人类社会想长

久存在，维持千年的社会秩序想要运行，就必然

要有人捡起地上的六便士，换以所谓的众人敬

仰。只是那份冲动而不顾一切的姿态，实在叫人

艳羡。

但与此同时，查尔斯又是孤独的。梦想索要

的代价太沉重了，而俗世终于看清何为珍宝的

眼睛又睁得太慢太慢。“我们每个人生在世界上

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被囚禁在一座铁塔里，只

能靠一些符号同别人传达自己的思想；而这些

符号并没有共同的价值，因此它们的意义是模

糊的、不确定的。我们非常可怜地想把自己心中

的财富传送给别人，但是他们却没有接受这些

财富的能力。因此我们只能孤独地行走，尽管身

体互相依傍却并不在一起，即不了解别人也不

能为别人所了解。”所以罗纳河上的星夜不值

三个面包，所以思特里克兰德的“绘画天赋”被

唾弃。诸如梵高、查尔斯一类的艺术天才，他们

遇赏同类者的机缘微乎其微，精神上的幸福，只

能靠自己。但这又如何？他们可以用创造艺术的

快感安慰自己社会性的孤独，把生命的价值全

部注入绚烂的画布，将精神的宁静与之共赏。

“我总觉得大多数人这样度过一生好像欠

缺点什么。我承认这种生活的社会价值，我也看

到了它的井然有序的幸福，但是我的血液里却

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一种更狂放不羁的旅

途。我的心渴望一种更加惊险的生活。”人们总

是很难掂量梦想实际的价值，且又过分在意世

人的眼光。思特里克兰德却戴着镣铐起舞，背负

着人们看重的一切，却毫无顾忌。他活得明白、

活得坦然、活得自由，他欣然与魔鬼交易，痛快

地将身体交付予梦想主宰，所以最后能够毫无

眷恋地烧毁那座惊世之作的屋子而无憾。他作

画从来只为自己，既已攫取最丰腴的愉悦，陟罚

臧否任尔口舌，又与他何干？这样的浩气，实属

难得。

英国剧作家王尔德曾言：“我们都在阴沟

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其言信然，荷包的羞

涩、生活的艰涩绝不是放弃梦想的借口，艺术家

清贫的虽是日子，而丰腴的却是逐步靠近梦想

的惬然。思特里克兰德是个疯狂的赌徒，愿为那

晚窥见的月亮俯首称臣，将一切旁人认为珍重

的赌注交予恶魔，坦坦荡荡地奔向了他的月亮。

我们只是普通人，但我们的梦想同样值得尊敬。

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奔赴那轮澄澈的明月。

如果月亮奔我而来，那还算什么月亮？

(外国语学院21级法语2班 林晨茜)

月亮的重量
要要要读叶月亮和六便士曳有感


